
本报讯（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黎燕 徐晨燕）霍
金21岁那年患上渐冻症，这种罕见病也由于他而广为
人知。2014年，冰桶挑战风靡世界，旨在唤起人们对
渐冻症的关注并为之募集研究、治疗经费。

我市尚无渐冻症相关流行病学调查，但从门诊情
况来看，患者多为散发，以四五十岁中年男性居多。宁
波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副主委、宁波市医疗中心李
惠利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汪咏秋提到了今年
确诊的两名本地患者，一名是年过花甲的老太太，另一
名是45岁的男性。

这种病防不胜防，还治无可治。浙江大学明州医
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邓斌表示，渐冻症侵犯
的是运动神经，对脑神经影响甚微，这也是其残酷性所
在，“晚期渐冻症患者躺在床上不能动，但神志还是清
醒的。”据不完全统计，渐冻症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为3
至5年。生存时间与发病前身体素质好坏有关，身体
素质好，患者就撑得久。

北仑区有一名“渐冻人”俞全可，自25岁患病起，
已经苦撑了26年。采访中，他的描述让人感到心酸：

“家里几代人都有这个病，奶奶在我5岁时因为这
个病去世了，爸爸在我发病后两年也发病了。

“最对不起的人是妈妈，奶奶、爸爸、我都是她照顾
的。没有她我早就走了。

“我发病早，没成家，也算是好事。我没有祸害人
家姑娘，没有让一个女人跟我妈一样辛苦一辈子。”

俞全可的近况也让人泪目。他的十指中，只有右
手中指还可以操作手机和电脑。床上四季都铺着凉
席，为的是减少摩擦，可以通过拉动床边的一根绳子让
自己翻身。

霍金是渐冻症患者们公认的英雄，如今英雄谢幕，
对于俞全可和他的病友们是不小的打击。俞全可说，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社会各界可以更多地关注“渐冻
人”群体，国内外的相关机构可以攻克这个病，即使他
自己等不到这一天。

2002年8月15日，霍金出席在浙大举办
的国际数学大会。宁波大学研究生院负责
研究生管理工作的杨厦，在2002年报了浙江
大学的考研辅导班，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在
浙大玉泉校区学习，正好赶上霍金到来。

当时霍金演讲会的入场券一票难求，杨厦
很遗憾没能领到票，但她在当晚观看庆祝国际
数学大会召开的文艺会演时，邂逅了霍金。

杨厦说，当时演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
间，突然礼堂左右两边的门开了，霍金坐着

轮椅进入了礼堂，推着轮椅的是他的夫人和
两位志愿者。杨厦的位置靠近中央过道，霍
金的轮椅就停留在她的身边。她那时心脏
怦怦直跳，心想着上前和大师合个影或者握
个手，但她还是“钉”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因
为实在不敢打扰这位科学家。在场的全体
师生都默默地看着霍金手敲键盘用特殊的
设备传递智慧之音。没几分钟，霍金就静静
地离开了礼堂。“我都忘记举起相机按下快
门。”杨厦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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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大师有过的

霍金去世的消息传来之后，几位
曾与霍金有过一面之缘的本报读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了那些难忘
的场景。

渐冻症有多可怕？
医生说这种病防不胜防，还治无可治
我市有位患者已苦撑26年

“他坐着轮椅正停留在我的身边”

昨日，宁波诺丁汉大学2005级学生赵丕
侃向记者说起在英国剑桥大学偶遇霍金的
往事时，仍是激动万分，连说“实在太幸运
了”。

2009年，赵丕侃在英国学习时，曾在诺
丁汉市开办了一家旅游公司。因为人手很
缺，他常常自己当导游，“我带大家去的地
方，是一般旅行社不会去的路线。或许正是
这样，才有机会遇到霍金教授。”

2009年4月的一天，赵丕侃带着四五位
游客去剑桥大学参观。在国王学院外面的
草坪上，看到两位女士推着一辆轮椅在前面

走。大家觉得轮椅上的人背影很像霍金，走
近一看，果然是他！“当时我们都呆了，简直
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

赵丕侃一行上前问霍金教授，能不能合
影。当时霍金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婉
拒了合影要求。“出于对霍金教授的尊重，我
们没有偷拍，但也不遗憾了。”

“霍金是我的偶像，高中时我就买了他
的《时间简史》等书籍啃着读。”赵丕侃说，

“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是能见到霍金，是
我在英国最为幸运的经历。”

记者 王元卓 李臻 通讯员 范世清 胡敏

“能在剑桥偶遇霍金，实在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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